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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的，我对象鼻兰“垂涎”已久，不仅因为她的美丽，更因为她的
稀有、神秘。老早就听本地植物专家林海伦老师说，历史上，象鼻兰在宁
波也有分布，但他和其他专家寻寻觅觅多年，很遗憾一直没有找到。在
2017年年初出版的《宁波珍稀植物》一书中，关于象鼻兰有如下描述：

多年生附生草本。茎极短，具多数肉质气根。唇瓣呈象鼻状弯曲，3
裂。文献记载产于鄞州天童，但经多次调查未见。浙江产于临安。分布于
安徽、江西、陕西、甘肃。通常附生于老树干上，植株悬垂，花色秀雅。野生
种群稀少，濒临灭绝。本种在宁波可能已经灭绝！

看来，要在宁波本地拍到象鼻兰的可能性已很微小。令人安慰
的是，在本省的临安山区，象鼻兰一直有着相对稳定的种群分布。
2015年6月，我在新浪微博中看到，本省的几位植物研究人员及摄影爱
好者在临安山中拍到了象鼻兰，并且对发现地保密。虽然当时已处在
花期的尾声，但所有拍到这种珍稀植物的人都兴奋不已。当然，尽管我
非常羡慕，但也很“知趣”，没有去打听发现地。

去年端午假期，我和奉化的邬坤乾老师一起去临安的清凉峰拍
莲花卷瓣兰。这种野生兰花属于当年的浙江兰科植物新分布记录，
发现者是当地的一位植物爱好者——白杨老师。

那次，白杨作为向导，带着我们顺利拍到了莲花卷瓣兰。在回程
的车上，邬老师交给白杨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找到象鼻兰！这
样的话我们明年端午假期又可相聚在一起拍花了！白杨连声答应，说

“好的好的，一定尽力”。当时我在开车，听了不由得哈哈笑，说：白杨
老师，这个任务可不轻松哟！

没想到，今年4月底，邬老师就兴冲冲地跟我说：好消息好消
息！白杨真的找到象鼻兰啦！

初夏，天气有点闷
热，预示着梅雨季节即
将来临，而在靠近浙皖
交界处清凉峰的深山
里，宽阔的溪流缓缓流
淌，溪畔大树葱茏，行走
其间，凉爽舒坦。

仰头一望，一串串
粉紫色的花儿，如多彩
的风铃，悬挂在布满青
苔的树干上。林间微风
拂过，“风铃”轻摇，令人
陶醉。当然，这不是这
棵树本身所开的花儿，
而是附生在大树上的中
国最珍稀的野生兰花之
一——象鼻兰的花……

以上情景，是我5月
底出发去拍摄象鼻兰之
前，脑海里所勾勒出的
影像，基于我曾见过别
人拍的象鼻兰照片及相
关描述。 张海华 文/摄

象鼻兰

邬老师和白杨到村子里其他地方转转。
没多久，他俩笑眯眯地回来了。邬老师得意地
跟我说：“我们没有‘大炮’，也完美地拍到
了！”然后把手机往我眼前一伸，我一看，不得
了，真的是用手机近距离拍的象鼻兰！

跟着他们转过几幢民居，止步于一棵大
树下。这棵树就在一户农家的后门。一抬头，
不正是一串美丽的花儿挂在眼前吗？象鼻兰
的根犹如章鱼的脚，紧紧嵌入了斑驳的树皮
裂缝里。一根碧绿的花葶从植株的基部抽出，
吊挂着十几朵小花。终于有机会仔细端详花
儿的模样，也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被称为象
鼻兰。她的萼片和花瓣的底色是白色的，但有
很多紫色的横纹。最奇妙的是，花的上部具有
一根往前伸、半透明的东西，其前端还有个小
钩，真的酷似大象鼻子。

关键是，这个“象鼻”到底是啥？有的书上
说是“唇瓣呈象鼻状弯曲”（见上文），即认为它
是唇瓣；但也有的书上说，那是“一个象鼻状
的蕊喙”（《中国野生兰科植物彩色图鉴》，科学
出版社）。

当晚，入住附近的农家乐饭店。次日一
早，我们又回到老地方拍摄。眼尖的邬老师偶
尔低头，居然在一堆被主人锯过的手臂粗细
的树干中，发现其中一根树干上有好几株象
鼻兰的幼苗！邬老师赶紧将它“抢救”了出来，
并对主人说：这个可绝对不能当柴火烧掉啊！

稍后，就在附近村民家的院子里，我们又
发现了象鼻兰。女主人说，每年这个时候，院
子里的大树上就会开出串串美丽的花朵。尽
管经常在树下洗衣服、聊天，她和家人也始终
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的花，只觉得很好看，因
此也没有去管它，任其花开花谢，年复一年。
于是我们告诉她，这是她家院子里天生的宝
贝，是珍稀的象鼻兰，属于国家保护的濒危植
物，一定要好好保护，绝对不能让人采挖。若
有人恶意采挖，将会涉嫌违法犯罪。女主人连
连点头。

我们推测，这里农家院落里的象鼻兰，其
源头应该都来自村中最大古树的象鼻兰种
群。兰花的种子极多极细，风一吹，便会如微
尘一般四处飞扬，飘到远处。但只有极少数种
子能遇到合适的光照、湿度、共生菌等苛刻条
件，得以在落脚于另外一棵大树的树皮后顺
利萌生、扎根、开花。

拍摄完毕，我静静地坐在农家小院的台
阶上，抬头凝望着那些象鼻兰，忽然觉得，美
丽出尘如她们，莫非真是落入凡间的小仙女，
抑或是不合流俗的清高隐士？真心希望，不管
她们隐居于深山溪流之畔，还是在山村的农
家院落，不被人注意也好，能被凝视欣赏也
好，但永远永远不要被人恶意采挖了去。

今年端午假期，我和邬老师一起赶到临安。一见到白杨，我就问他
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的。他笑嘻嘻地说，按图索骥啊！
原来，细心的白杨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在某地有几棵古树，同时明确
记载：树上有象鼻兰！

看上去很简单是不是？
非也！书是多年前出版的，而且对该地古树的具体分布位置也

语焉不详。要知道，在临安，百年以上的古树在乡下可是比比皆是
啊。要在不确定具体位置的情况下找到隐藏在浓密树冠下的小小
的象鼻兰，谈何易也！

但白杨没有灰心，在一个大致范围内逐棵搜寻古树，寻找象鼻
兰。有的据称确实有象鼻兰的古树的所在位置被找到了，谁知到那里
一看，由于种种原因，大树已死，树干已无存，更不用说所附之兰花。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4月找到了一大丛的象鼻兰！

于是，趁端午假期，在白杨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有象鼻兰的古
树。只见一串串盛开的花儿从粗大的深色树干上悬垂下来，多数为淡
紫色，少数近乎白色，衬着碧绿椭圆的叶，分外美丽。

时近傍晚，温暖的阳光漏过茂密树叶的缝隙，游移着，洒落在或
粉或白、朵朵紧挨的小花上，从这个树干到那个树干。在拍摄之前，我
举着通常用来观鸟的望远镜，慢慢欣赏，心中充满感动。然后，又把望
远镜给其他人看。

由于事先知道这里的象鼻兰长在七八米高的树干上，因此我带来了
拍鸟用的“大炮”（焦距为500毫米的超长焦镜头）。在树下架好“大炮”，跟
着阳光移动的脚步，慢慢拍摄在光影中焕发光彩的兰花。路过的村民好
奇地在一旁看着，不知道我们为何在这里对着几棵树拍了那么久。

神奇的发现

农家小院里的“隐士”美丽的约定

寻常院落里的“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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